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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如何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张起慧，杨子毅，张立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摘 要：基于 2012—2022 年中国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抵抗释放力、恢复重组力、调节适应力和创新变革力四个维

度构建县域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并借助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

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县域经济韧性，这一结论在处理样本自选择偏

差问题和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增

长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业县、中西部县和山地丘陵县，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

影响更为显著；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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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enhance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village pilot program 

ZHANG Qihui，YANG Ziyi，ZHANG Licheng*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ounties from 2012 to 2022,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wa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resistance and release, recovery and reorganization, regulation and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us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village pilot 
program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ddressing the sample self-selection bias problem and conducting an array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enhances the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promoting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consumption growth.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mpa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in agricultural counties, central and western counties, and mountainous and hilly 
counties. Spatial effect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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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我国行政管理的基

本单元[1]，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中起

着重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2]。县域经济是以县

级行政区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

为重要推动，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

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

县域经济体系。近年来，在中央的持续推动下，各

县域围绕不同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

积极布局县域经济的发力点，积聚了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县域经济总量从 201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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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万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46.7 万亿元，先后跨

越了 30 万亿和 40 万亿台阶，县域经济总体仍保持

较好增长态势①。然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仍面临城

乡融合壁垒固化、公共服务配置失衡、产业能级偏

低等系列难题[3]，在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农业生产

成本攀升、气象灾害频发等国内冲击和公共卫生事

件肆虐、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

国外冲击的共同压力下[4]，县域经济主体抵抗和分

散风险的能力依然较弱。因此，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既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内在要求，

也是化解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韧性”一词起源于拉丁语“resilio”，意为物

体在外力作用下的弹性。2015 年，Martin 和 Sunley[5]

将“韧性”一词引入经济学领域，提出了“经济韧

性”的概念。随着研究的发展，经济韧性概念衍生

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演化韧性三重内涵[6]。从

工程韧性看，经济韧性可解释为经济体受到冲击后

恢复均衡的速度[5]；从生态韧性看，经济韧性可解

释为经济体不改变结构、特性和功能的情况下的最

大承受冲击能力[7]；从演化韧性看，经济韧性可解

释为经济体应对冲击的短期适应能力和长期开辟

新增长路径的能力[8]。综合以上内涵，经济韧性可

定义为经济体受到风险冲击后，能够快速恢复和适

应新发展状态，并重新走向繁荣的能力。由此，可

以从经济体的抵抗释放力、恢复重组力、调节适应

力和创新变革力来测度经济韧性[3]。其中，抵抗释

放力反映经济系统抵御冲击的敏感程度和反应程

度；恢复重组力反映经济系统从冲击中恢复的速度

和程度；调节适应力反映经济系统应对冲击后重新

整合内部资源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创新变革力反映

经济系统开辟经济增长新路径的能力[9]。近年来，

如何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谭燕芝

和海霞[10]研究发现，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对县域经

济韧性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对周边县域经济韧

性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郝爱民等[11]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强化农村产业融合对县域经济

韧性的提升效应。夏杰长和刘睿仪[3]研究发现，农

旅融合发展可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王琴等[12]研究

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创新效应和结构效应

两个途径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从现有文献不难发现，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成

果颇为丰富，在此基础上确定县域经济韧性的内涵

也较为容易，但对县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仍

存在不足，尤其是未能深入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影

响。数字乡村建设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

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

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

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

字中国的重要内容②。学术界虽尚未专门探讨数字

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韧性的互动关系，但围绕数字

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了丰富探讨。

从微观层面，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民收入[13]，

增加农民消费[14]，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15]，优化

农民资产配置[16]，改善农民收入不平等状况[17]，激

发县域经济活力。从宏观层面，数字乡村建设可以

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18]，壮大农村集体经济[19]，促

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20]，助力乡村产业振兴[21]，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是提升县域经济

韧性的基础，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

保障。基于此，本文拟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切入点，

聚焦县域经济韧性的表现形式，从抵抗释放力、恢

复重组力、调节适应力和创新变革力四个维度构建

县域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并借助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

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以期为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和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建设项目，主要包

括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

治理、网络文化振兴、智慧绿色乡村、公共服务效

能提升和网络帮扶八个方面③。其中，数字基础设

施、智慧农业、智慧绿色乡村和新业态新模式可以

从硬环境维度概括为数字基础条件；数字治理、网

络文化振兴、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和网络帮扶可以从

软环境角度概括为数字乡村治理[22]。数字基础条件

和数字乡村治理两方面的协同提升不仅推动了数字

乡村建设的进程，还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

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我国经济运行体系

中的最小单元[23]。县域经济韧性体现在县域经济应

对突发风险、重大变革或趋势性变化时具有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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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快速恢复、及时调整和主动创新等能力。参考

已有研究[3,9]，本文将县域经济韧性的重点置于县域

经济体抵御各类风险冲击时应当具备的抵抗释放

力、恢复重组力、调节适应力和创新变革力，以期揭

示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理论逻辑。其

中，抵抗释放力体现县域经济体预防和抵御各类风

险冲击的能力；恢复重组力体现县域经济体受到风

险冲击后恢复和成长的能力；调节适应力体现县域

经济体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

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创新变革力体现县域经

济体主动创新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数字乡村

建设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  
（一）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

现代信息技术为重要推动力，构建了“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的孪生虚拟空间，催生、激活和放

大了县域经济的多重功效[24]，成为提升县域经济韧

性的新动能。 
1．数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抵抗释放力与县域

经济韧性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为县域经济建立了更加精

准的风险预警机制。例如，气象监测和遥感技术可

以更加精准地感知极端天气，物联网和图像识别技

术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病虫灾害，大数据分析和区

块链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预测市场供需变化，这意

味着县域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中能够提前防范风

险，减少损失，提高县域经济的稳定性。特别是，

县域经济以农业发展为基础，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

其更容易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影响[25]，这使

得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风险预警机制对农业发

展的边际效应尤为显著，从而更大程度地提升县域

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二，数字乡村建设为县域

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长期以来，偏远

地区受信息与物流所限，农资、农机难以入村，土

产山货难以出村，农产品销售只能以邻近市场为

主，限制了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大

力提倡电子商务进农村，采购商、供应商和消费者

统一在线上平台交易，使得农产品销售突破地理和

空间限制走向大市场，提高了县域农业经济韧

性[26,27]。其三，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物

流体系。过去，流通不畅导致的农产品受潮、发霉、

腐烂、生虫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既影响农民生产的

积极性，又降低了农业发展的稳定性。数字乡村建

设推动了智慧物流的发展，既服务于农产品向外运

输销售，扩大了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服务于农民

向内购置物品，释放了农民的消费潜力。此外，完

善的物流体系可以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协调生产资

源的调配，保障生活资料的供应，提升县域物资供

应系统抵御风险和对抗冲击的能力[28]。 
2．数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恢复重组力与县域

经济韧性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了县域经济应对风险

冲击的评估能力。数字乡村建设大力推进县域治理

数字化转型，建立了多元主体分层协调管理机制，

这有利于实现对县域风险的全方位、规范化、常态

化评估[29]。此外，基于数字技术的动态评估机制，

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识别风险范围，精准定

位受灾群体，合理评估受损程度，量化预测恢复潜

力，科学制定应对策略，从而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

其二，数字乡村建设打破了县域经济应对风险冲击

的信息壁垒。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壁垒是风险扩散

加速的重要原因[30]，如信息传递延迟可能导致资源

分配的低效甚至浪费，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社会公

众的误解甚至恐慌，信息决策失误可能造成应对策

略的失灵甚至反效。数字化平台作为数字乡村建设

的核心载体，通过整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技术，构建了覆盖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多方协同网

络，拓宽了多方参与风险治理的渠道，促进了不同

经济主体的信息交流，缓解了信息传递延迟、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从而推动县域形成“应对经济风险、

恢复经济活力”的合力。其三，数字乡村建设积累

了县域经济应对风险冲击的历史经验。根据有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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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论，经验积累会使人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判断能

力提高[31]。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化技术通

过对信息数据的快速更新和长期储存，能够完整地

记录历史风险事件的性质、影响及应急措施，并据

此建立丰富的、可复用的经验库。在面对与历史风

险事件相似的风险冲击时，县域经济可以调用经验

库中的数据来制定高效合理的应对策略，这不仅降

低了信息获取成本，还提高了风险应对的时效性和

精准性，从而减少了县域经济抵抗风险冲击和加速

经济恢复的时间成本。 
3．数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调节适应力与县域

经济韧性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动态管理机制提升了

县域经济的调节适应力。经济环境的变化并非总是

突发的，而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过去，县域经

济信息基础设施相对不健全、数据采集能力有限、

专业分析人才匮乏等，往往难以全面、及时地获取

和处理宏观经济的量变信号，从而导致县域经济主

体在决策时更多依赖局部经验或滞后数据，削弱了

其应对复杂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如今，数字

乡村建设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构建

了县域动态管理体系，使县域经济能够精准识别技

术、市场、人口、气候等量变因素，准确把握宏观

经济运行的趋势和规律，并据此灵活调整经济发展

政策，从而提高了县域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32]。其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要素替代机

制提升了县域经济的调节适应力。当前，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弱质劳动力留守种粮，导致农

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和经济发展的

需求。数字乡村建设引导社会资本投入[33]，促进农

业技术进步和推动农业机械化，从而实现资本、农

机装备等丰裕要素对劳动、土地等稀缺要素的有效

替代，既提升了县域粮食生产韧性[4]，也保障了县

域经济稳定运行。其三，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协同合

作机制提升了县域经济的调节适应力。数字乡村建

设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合作体系，这

不仅包括县域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还

包括县域内城乡联动、产业融合、新兴技术与传统

技术结合、生态与经济协调等多方面。其中，不同

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构建了精细生产、智慧管

理和高质服务的县域稳定系统[34]，城乡联动实现了

资源互补，产业融合延伸了产业链条，新兴技术与

传统技术结合提升了生产效率，生态与经济协调保

障了可持续发展。由此，这种协同合作机制能提升

县域经济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 
4．数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创新变革力与县域

经济韧性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加速下

沉赋能县域经济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正与县域农林

牧渔和工业产品制造等深度融合，驱动县域生产方

式的转型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点[35]。具体而言，一是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将数据要素与农业全过程、全产业链有机融合，实

现劳动替代、精准投入、环境监测、智能决策等，

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36]；二是以数字

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将数字技术与工业全方位、全

链条有机融合，实现智能管理、自主研发、绿色生

产、精准销售等，推动传统工业向数字工业转型升

级。其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新型组织模式涌

现赋能县域经济创新发展。例如，新型合作社模式

增强城乡居民的议价能力，促进县域产品产值的增

长[37]，共享经济模式降低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成本，

促进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效率的提升[38]，创新旅游模

式宣传本土特色和乡土情怀，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

提升[39]，这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经济组织模式创新，

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三，数字

乡村建设背景下，平台经济兴起赋能县域经济创新

发展。平台经济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作

的经济活动单元构成[40]，主要包括电子商务、短视

频直播、在线金融服务、社交新媒体等。其中，电

子商务是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较早且最活跃的运作

模式[41]，其参与成本低、包容性强、信息匹配效率

高，符合农村居民低成本的创业需求[42]，能够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蓬勃的创业创新活力。此外，其他

平台经济运作模式也会增进不同产业、不同环节的

紧密联系，尤其是推动农业与乡村文化、旅游、康

养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了新业态、新产品、新模

式，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43]。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能提升

县域经济韧性。 
（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间接影响 

1．数字乡村建设、农村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韧性 
农村金融重点服务农村居民、涉农企业等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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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农村金融发展可以缓解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

的资金约束并提供增量补充，促进经济韧性的培

育[44]。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16]，

主要表现在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农村金融产

品、丰富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四个方

面。其一，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普

惠化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依托网络支付、在线信贷

和电子银行等数字技术，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既

节约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农村居民和

涉农企业的准入门槛。其二，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

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化发展，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引

入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有效获取、

储存和分析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数据，从而推出

符合实际需求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新型金融产品，既

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满足了农村居民

和涉农企业的金融需求。其三，数字乡村建设促进

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基于数字技术创新

和扩展的金融产品、融资渠道、支付方式和金融服务

模式，优化了金融市场结构，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

其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全面化

发展，数字技术应用改进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环

节，主要表现在金融服务边界扩展填补了农村金融

覆盖的空白，金融教育平台涌现促进了农村金融知

识的普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农村金融资金

的流动，金融多方参与激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

金融风险管理加强保障了农村金融活动的安全，金融

生态环境改善降低了农村金融风险的发生率。 
基于此，提出假说 H2：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

农村金融发展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2．数字乡村建设、农村消费增长与县域经济韧性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45]，提高农村地

区的消费水平是激发县域市场需求、促进县域经济

增长、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

设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激发农村消

费市场的需求潜力，从而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增

长。从供给端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网络购物平

台、电子支付等数字技术来赋能农村消费产业数字

化，创新农村消费场景和模式，从而拓宽农村消费

渠道，简化农村消费环节，优化农村消费品结构，

推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从需求端来看，一

是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拓展互联

网使用深度和降低收入不确定性来促进农村的享

受型消费[46]，二是数字乡村建设带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能产生收入和财富效应，缓解流动性约束，

拓宽支付渠道，促进农村的发展型消费[47]，三是数

字乡村建设通过增收效应、预算平滑效应来促进农

村的享受型、发展型和生存型消费[14,48]。 
基于此，提出假说 H3：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

农村消费增长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三）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

出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能通过扩散效应、示范效应和互

馈效应提升周边县域的经济韧性[49]。其一，数字基

础设施与服务在一个县域的普及和应用，会通过资

源、技术和信息等元素进行传递，产生扩散效应，

带动周边县域的生产效率提高和消费水平提升，从

而实现县域经济韧性在更大范围内的提升。其二，

先行县域的成功案例为其他县域进行数字乡村建

设提供了实践样板，形成示范效应，能激发其他县

域的追随动机，促进其他县域积极调整资源分配、

加快技术引进和创新制度规范，从而推动其他县域

的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县域经济韧性的整体提升。

其三，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各县域协同互动、

信息互通和优势互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并形成互馈效应，共同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基于此，提出假说 H4：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

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实证设计 

（一）变量选取 

1．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与时间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于时间虚拟变量，以 2020 年

作为政策冲击时间点，2012—2019 年赋值为 0，

2020—2022 年赋值为 1。对于政策虚拟变量，以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域为实验组，赋值为 1；以其余

县域为控制组，赋值为 0。根据双重差分模型的设

定，交互项系数反映数字乡村建设的净效应。 
2．被解释变量 
参考夏杰长和刘睿仪[3]的研究，基于数据可得

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原则，选取 21 个指标衡量县域

经济韧性，如表 1 所示。具体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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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倒数法对负向指标进行正向化，从而消

除指标的方向差异。其次，利用离差法对所有指标

进行标准化，从而消除指标的量纲差异。最后，采

用熵值法依次计算每个指标所占比重、信息熵值和指

标权重，从而得到县域经济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数。  

表 1 县域经济韧性的指标构建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方向 

抵抗释放力 风险吸收 人均粮食产量 吨 正向 

  人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元 正向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正向 

 风险抵抗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 万人 正向 

  出口额占 GDP 比值 — 负向 

恢复重组力 经济增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经济稳健 财政自给率 — 正向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正向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正向 

调节适应力 组织适应 人均财政支出 万元 正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正向 

  村民、居民委员会个数 个 正向 

 要素配置 每万人中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正向 

  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张 正向 

  单位 GDP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负向 

  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正向 

创新变革力 科技进步 每万人宽带接入用户数 户 正向 

  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正向 

 创新发展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正向 

  每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正向 
 
3．机制变量 
本文的机制变量是农村金融水平和农村消费

水平。前者反映农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活跃程

度，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以年末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后者反映消

费市场和居民消费意愿的活跃程度，是县域经济发

展的必要支撑，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表示。 
4．控制变量 
在县域数据获得性有限的约束下，为尽可能减

少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选取的控制变量涵

盖经济与产业、人口与空间等多个层面。包括经济

发展水平，以对数化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工业发展

水平，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

示；人口规模，以户籍人口数表示；地域面积，以

县域行政区划土地面积表示；居民储蓄水平，以住

户储蓄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农业

发展水平，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表示。 
（二）模型选择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效应，本文基于 2020 年发布的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地区名单④，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捕捉政策实施前

后试点县域与非试点县域的影响差异，模型如下：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1） 
在模型（1）中，𝑖𝑖表示地区，𝑡𝑡表示年份，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表示县域经济韧性，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表示𝑖𝑖地区在第

𝑡𝑡年的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状态，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表示

一系列控制变量，𝜇𝜇𝑖𝑖表示地区固定效应，𝜆𝜆𝑖𝑖表示年

份固定效应，𝜀𝜀𝑖𝑖𝑖𝑖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

的影响机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50]的研究，采用

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在模型（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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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𝑀𝑀𝐶𝐶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2）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0 + 𝛾𝛾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𝛾𝛾2𝑀𝑀𝐶𝐶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3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3） 

在模型（2）和模型（3）中，𝑀𝑀𝐶𝐶𝐷𝐷𝑖𝑖𝑖𝑖表示机制变

量，分别为农村金融水平和农村消费水平。其余变

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若𝛼𝛼1显著，且𝛾𝛾1和𝛾𝛾2也显

著，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会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和农村消费增长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

的空间溢出效应，参考 Delgado 等[51]的研究，在模

型（1）的基础上，引入邻近地区的政策相关因子，

构建以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𝜌𝜌𝑾𝑾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𝜑𝜑0 + 
          (𝜑𝜑1 + 𝜑𝜑2𝑾𝑾)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𝜑𝜑3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4） 

在模型（4）中，𝜌𝜌表示周边县域经济韧性，𝜑𝜑1
衡量数字乡村建设的直接平均处理效应，𝜑𝜑2衡量数

字乡村建设的间接平均处理效应，若𝜑𝜑2 > 0，表明

周边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对本县域经济韧性提升

具有促进作用。𝑾𝑾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分别选

取邻近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

质心距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三）数据来源 

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地区为县域地区，故所有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在样本区间

上，考虑到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在 2020
年发布，故样本区间选择在 2012—2022 年，并以

2020 年为政策冲击时点。在样本选择上，采用 2 000
多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基于大样本的可靠性，对于

缺失值不再插值补齐，而是直接剔除。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

归。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无论是

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提

升县域经济韧性，验证了理论假说 H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数字乡村建设 0.005** 
(0.002) 

0.005** 
(0.002) 

控制变量 否 是 

常数项 5.426*** 
(0.001) 

5.181*** 
(0.062)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R2 0.974 0.974 

样本量 22 543 22 543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县级层面稳健聚类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

文采取事件研究法对样本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以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成立当年为基准年。检验结果如

图 2 所示，可以直观地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前的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而试点政策实施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注: 空心点为对应期数的估计系数值，竖线为 95%的上下置信区间。  
2．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采取随机替换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

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在经过 1 000 次随机

过程后，绘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回归

系数散点图和核密度估计图，可以发现回归系数集

中分布在 0 值附近，明显有别于基准回归系数，且

回归系数对应的 P 值多大于 0.1，拒绝了安慰剂检

验的估计结果与真实估计结果不存在差异的原假

设，表明不可观测因素并未对回归结果造成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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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注：曲线为核密度估计，小圈点为回归系数和 P 值的落点，竖虚线

为基准回归系数值，横虚线为 5%的显著性水平。 

  

3．PSM-DID 回归 
为均衡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样本数量，以及减少

样本自选择的问题，采用 1∶5 的近邻匹配方式进

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回归。

PSM 处理的可靠性要求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先进行平衡性检验。检验

结果表明，各变量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小于

10%，说明匹配有效；匹配后的中位数偏差由 20.5
下降至 1.7，P 值上升至 0.894，说明实验组与控制

组之间符合平衡性检验的假设。在此基础上，进行

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

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

前述结论稳健。 

表 3 协变量匹配质量检验结果 

变量 状态 
均值差异 T 检验 

协变量方差比 
实验组 控制组 标准化偏差 变化幅度 t 值 P 值 

经济水平 匹配前 14.446 13.987 40.7% 96.7% 6.75 0.000 1.04 

 匹配后 14.446 14.461 –1.3%  –0.16 0.887 1.07 

储蓄水平 匹配前  0.379  0.403 –21.1% 97.9% –3.49 0.000 1.02 

 匹配后  0.370  0.370 –0.4%  –0.05 0.959 1.09 

地域面积 匹配前  0.286  0.424 –18.6% 68.9% –2.30 0.022 0.12 

 匹配后  0.286  0.329 –5.8%  –0.89 0.372 0.23 

工业水平 匹配前  0.919  0.832 64.3% 89.2% 3.23 0.001 0.96 

 匹配后  0.919  0.909 2.1%  0.24 0.809 0.84 
 
4．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

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替指标。为避

免回归结果依赖于特定的测度方法，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重新测度县域经济韧性，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

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第二，调整标准误。为避免

基准回归结果因聚类层级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

在回归过程中采取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的聚类稳

健标准误。第三，加入基准变量。如果县域经济韧

性与地区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等因素有关，那么

这些因素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可能产生非随机性

选择的潜在偏差，因此，分别引入“长江经济带虚

拟变量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和“省级或副省级

城市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⑤，再进行双

重差分模型回归。第四，双边缩减样本，考虑到极

端异常值可能造成基准回归结果的偏误，对被解释

变量分别采取 1%缩尾和 3%截尾后，再进行回归。

上述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

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

归结果相当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DID 回归 更替指标 
调整标准误 加入基准变量 双边缩减样本 

市级聚类 省级聚类 经济基础 政治地位 1%缩尾 3%截尾 

数字乡村建设 0.008* 
(0.004) 

0.031** 
(0.016) 

0.005** 
(0.002) 

0.005* 
(0.003) 

0.005**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3* 
(0.001) 

常数项 5.293*** 
(0.198) 

–3.071*** 
(0.359) 

5.279*** 
(0.070) 

5.279*** 
(0.055) 

7.687*** 
(0.299) 

7.298*** 
(1.094) 

5.258*** 
(0.034) 

5.202*** 
(0.0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991 0.683 0.974 0.974 0.974 0.974 0.975 0.961 

样本量 961 22 543 22 543 22 543 22 543 22 543 22 543 21 204 

P
值

 

核
密

度
 



   
   
3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skxb.hunau.edu.cn 2025 年 6 月  

 
（三）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

的影响机制，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三步法的机制检

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

设显著地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增长，而

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增长又显著提升了县域

经济韧性，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推动信息技术进

步、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和农村金融覆盖面扩展，从

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供更多融资机会，促进农村

金融发展，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提升县域经济韧

性，符合理论假说 H2。此外，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

字平台的普及、居民消费渠道的拓宽和农村电商的

蓬勃发展，从而优化县域消费结构，激发农民消费

活力，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符

合理论假说 H3。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农村金融水平 农村消费水平 
县域经济韧性 

(1) (2) 

数字乡村建设 0.036** 

(0.015) 

0.031* 

(0.017) 

0.005** 

(0.002) 

0.018*** 

(0.002) 

农村金融水平   
0.002* 

(0.001) 
 

农村消费水平    
0.017** 

(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94 

(0.197) 

3.042*** 

(0.655) 

5.190*** 

(0.063) 

3.960*** 

(0.032)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791 0.846 0.951 0.971 

样本量 22 543 22 543 22 543 22 543 
 

五、进一步分析 

（一）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

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回

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无论采取何种空

间距离矩阵，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值均显著为正，表

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

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乡村建设的空间滞后项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

促进周边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符合研究假说 H4。 

表 6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邻近距离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质心距离 

数字乡村建设 0.009*** 
(0.003) 

0.010*** 
(0.003) 

0.008*** 
(0.003) 

0.007** 
(0.003) 

空间权重×数字 
乡村建设 

0.013** 
(0.006) 

0.031*** 
(0.010) 

0.099*** 
(0.027) 

0.078*** 
(0.029) 

ρ 值 0.034*** 

(0.011) 
0.022* 

(0.141) 
0.509*** 

(0.072) 
0.649*** 

(0.073) 

直接效应 0.009*** 
(0.003) 

0.014***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间接效应 0.013** 
(0.006) 

0.013*** 
(0.011) 

0.211*** 
(0.044) 

0.239*** 
(0.067) 

总效应 0.023*** 
(0.006) 

0.042*** 
(0.010) 

0.219*** 
(0.044) 

0.247*** 
(0.0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328 0.341 0.323 0.334 

样本量 20 163 20 163 20 163 20 163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县域定位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县的产业结构不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

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参考孙学涛

等[52]的研究，若某县域属于县级市或市辖区，则为

工业县，反之为农业县，以此进行分组回归，回归

结果见表 7。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的

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工业县的提升作

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

任务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

业县，引入数字化农业生产技术，能提高农业生产

管理效率和农产品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夯实农业

经济基础，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反之，以工业生产

为主的工业县，通常拥有较成熟的工业基础和大规

模的传统制造业，其经济韧性提升更多依赖于现代

化工业技术，而不依赖于数字化农业生产。因此，

与工业县相比，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经济韧性的

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2．基于县域区位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县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数字乡村

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

样本划分为东部县和中西部县⑥，以此进行分组回

归，回归结果见表 7。结果表明，中西部县的数字

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显著，但东部

县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县

的数字化基础较为薄弱，数字乡村建设较大程度弥

补了中西部县在信息、技术和资源等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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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部县作为经济转型的窗口，已较早接触、投入

并利用数字化技术，使得东部县的数字乡村建设对

县域经济韧性的边际提升作用不如中西部县。 
3．基于县域地形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县的地形条件不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

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参考封志明

等[53]的研究，以地形起伏度判断县域地形类型，地

形起伏度不高于 0.5 为平原县，高于 0.5 为山地丘

陵县，以此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7。结果

表明，在山地丘陵县，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

性的提升作用显著，但在平原县，数字乡村建设对

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山地丘陵县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交流和资源

流通长期受地理阻隔，制约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建

设引入跨时空技术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打破空间界

限，开拓交易市场，促进商品交换，改善生活条件，

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了县域经济韧性。反之，平原

县得益于便利的交通，信息交流和资源流通频繁，

经济较为活跃，消费潜力已较大程度释放，县域经

济韧性提升空间较小。因此，与平原县相比，数字

乡村建设对山地丘陵县的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

为显著。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县域定位差异 县域区位差异 县域地形差异 

农业县 工业县 东部县 中西部县 平原县 山地丘陵县 

数字乡村建设 0.005* 
(0.002) 

0.003 
(0.004) 

0.001 
(0.004) 

0.005** 
(0.002) 

0.002 
(0.003) 

0.006** 
(0.003) 

常数项 5.124*** 
(0.086) 

5.214*** 

(0.074) 
5.291*** 

(0.083) 
5.111*** 

(0.073) 
5.190*** 

(0.070) 
5.115*** 

(0.0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845 0.998 0.996 0.965 0.992 0.968 

样本量 16 117 6 426 5 472 17 071 8 812 13 731 
 

六、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

升县域经济韧性，这一结论在处理样本自选择偏差

问题和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

数字乡村建设能通过两个作用机制来提升县域经

济韧性，一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提升农村金融服

务，促进农村资金流动，活跃农村经济；二是促进

农村消费增长，拓宽农村消费渠道，激发农民消费

活力，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第三，数字乡村建设对

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够

提升周边县域的经济韧性，这体现了县域间的经济

互惠和合作潜力。第四，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

韧性的提升效果在农业县、中西部县和山地丘陵县

更为明显，而在工业县、东部县和平原县的提升效

果并不显著，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在不同县域的实

施效果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地理条件等多

重因素的制约。 
以上结论对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提升县域

经济韧性具有以下启示： 
一是应加快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推动县域

经济韧性提升。政府应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信

息网络的普及、数字农业的推广和数字服务平台的

搭建等方面予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从而

提升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更

广泛地覆盖到各类县域，实现县域经济韧性的整体

提升。 
二是应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增长，增

强乡村经济活力。政府应加快发展农村数字金融服

务，完善乡村支付网络和小微金融支持体系，在信

贷、保险和支付服务等金融领域，加大对农户和中

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外，鼓励电子商务进农村、

支持农产品线上线下营销联动等，挖掘农村消费潜

力，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三是应鼓励县域间协作，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的

空间溢出效应。应加强各县域协调合作，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向周边区域辐射，鼓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互联互通，鼓励跨区数字资源共享平台的协同建

设，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四是应加大对显著地区的投入，缩小地区间的

“数字鸿沟”。国家在制定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时，应

对农业县、中西部县和山地丘陵县予以更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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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农业、农

村电商等数字项目，确保更多地区共享数字化带来

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韧性提升。 
五是应建立数字乡村发展长效机制，全面推动

数字化转型。从国家层面完善数字乡村长期发展规

划，完备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标准规范，将

数字乡村建设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并鼓励地方自主

探索创新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从而强化数字乡村

治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的全面数字

化转型，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宏伟

目标。 

注释： 

① 参见《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报告（2024 年）》，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2024 年 12 月。 

② 参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2019 年 5 月。 

③ 参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中央

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

局、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2022 年 1 月。 

④ 参见《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2020 年

10 月。 

⑤ 长江经济带虚拟变量的含义是，如果某县域处于长江经

济带，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同理，省级或副省级城市

虚拟变量的含义是，如果某县域所在城市是省级或副省

级城市，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⑥ 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区包含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

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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